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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全面回顾日本近二三十年间关于教师培养和教师力量形成过程的教育改革动向及特征,分析实际存在的亚洲型教师形象和特征,提出亚洲型教师的专业职能及提高专业工作人员的教师职能的具体方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教师培养制度的两大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教师培养制度从1949 年开始以“大学中的教师培养”和“以教师证书主义为基准的开放制”为两大原则而再次起步。

　　所谓“大学中的教师培养”,也就是说,以“教师是在大学这样的学府中学习,培养高水平的教养和增强高度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从而成为一个能够自律的人”为理念培养教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教师,主要是在师范学校培养的。在那里培养的教师没有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批判性思维,只接受了顺从国家方针的教育,所以养育了好战的孩子。从这样的反省中,我们制定了“教师的培养必须在大学进行”的原则并开始实行。

　　“以教师证书主义为基准的开放制”是指无论是国立还是私立,作为大学的科目,在毕业所需科目之外应设定教师课程的科目,也就是说,选修取得教师证书所必需的科目,取得所需学分的人将获得教师证书,授予教师资格。这个原则将改变培养了那些单一而封闭的教师的所谓“师范型”二战前师范学校制度的弱点,以培养能够用自由化,多样性思维方式进行教育的教师为理念并制定相关制度。现在在日本,有855 所大学和短期大学在培养教师,并颁发教师证书。其中4 年制大学就有570 所以上。

　　以这两大原则为基础的教师制度是在1949年通过以新制度为基础的“新制大学”的发祥和“教育职员证书法”的制定而确立的。之后,虽然也有过多次改变,却一直维持着教师培养制度本身的框架,进行着教师培养。

二、教育病理现象的发生和以提高教师资质、能力为目的的策略实施

　　从1970 年中期开始,以中学为中心,并随着小学和高中“校内暴力”、“少年非法行动”的增加等,所谓的“教育病理”,甚至“荒暴学校”的现象越来越显著,社会对学校和教师的批判也越来越多。

　　随着社会对学校和教师的批判日益高涨,要求对专业工作人员———教师的应有形象、资质和能力进行再次研讨的议论也不断升温。同时,提高教师的资质和能力的措施,在教师研修方案及培养教师制度上也有所改变,并开始了转向教育制度革新的旅程。

　　教育制度革新的导火线是1984 年设置的“临时教育审议会”。临时教育审议会是作为首相直属的咨询机关而设立,是以“从战后教育体制中摆脱”为目的而推出的,它提出应实现教育的自由化、多样化、个性化,增加见习员制度,教师证书的自由化,充实研修制度等等,并大胆提出了多项关于教师培养和资质提高的建议。

　　与此并行,1978 年到1981 年的几年间,以教师培养为目的的新型教育大学(鸣门教育大学、兵库教育大学、上越教育大学) 屡屡开课,作为实现提高教师资质的具体策略,到1996 年,以教师培养为目的,在所有都道府的国立大学中都建立了大学院硕士课程。而且,随着大学院的逐步设置,1988 年还设置了以大学院硕士课程为基础条件的“专修教师资格证”制度。同时,由于教师被采用后的研修制度也需要充实,从1989 年开始,新任人员研修作为教师的一种义务被制定,从1993年开始,在过去的工作第五年研修之上又增加了第十年研修。

三、进入2l 世纪以后开展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及其方向

　　进入2000 年后不久,作为首相的咨询机关设置了“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有几个新的改革方案被提出,其中导入了“教师证书更新制”,创建设立了“以培养教师为目的的大学院(教职大学院) ”。教师证书更新制的导入,立刻就向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并试图实现,但是由于为时过早而未能真正实施。2004 年,地方自治体提出废除公立学校教师的一半工资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国库补助金制度的要求,作为对策,文部科学大臣紧急推出了义务教育改革方案,其中包含了(1) 导入教师证书的更新制; (2) 新设立教职大学院。中央教育审议会接受了大臣的意见, 并于2006 年7 月提出了答复,上述的(1) 和(2) 都被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 年6 月三部相关法律(学校教育法、教育职员证书法和地方教育行政法) 的一部分被修改,教师证书变为每10 年更新一次,从2009 年开始施行。教职大学院也将在2008 年度在18 所大学中设置。今后,教职大学院有年年增加的趋向。

　　关于教育改革应该特别提出的是2006 年12月订正的“教育基本法”。订正前的教育基本法是源于1947 年开始的新教育制度,与和平宪法是一体的。它支撑了日本的教育,并为造就奉献于民主社会建设的人格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被修改的教育基本法内容很有可能让日本的教育从“培养每个人的人格教育”180 度转型为“培养对国家有益的人格教育”。这岂不是让亚洲的其它国家产生“这难道不是要再次将日本的孩子们送上战场?”的想法? 请用警戒的目光来注视日本的教育。

四、关于教师的培养以及职能提高的教育改革内容

　　2000 年以后实施的关于教师职能、身份、待遇的教育改革的先鞭是1997 年7 月文部大臣提出的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第一次答复。以“关于面向新时代的教师培养改善策略”为题的这次答复,从题目上就能够看出这是关于“新时代所需求的教师的资质能力”的具体提案。那么,这里所说的“教师的资质能力”指的是什么呢?“被需求的教师资质能力”可以分为“无论在什么时代都需要的资质能力”和“今后特别需要的资质能力”两部分。这两部分的内容分别提案为下列内容。

(1) 无论在什么时代都需要的资质能力

　　①作为教育者的使命感

　　②对人的成长与发达的深刻理解

　　③对幼儿、儿童、学生的教育式爱情

　　④关于所教课程的专业知识

　　⑤宽广丰富的教养

　　⑥以这些作为基础的实践指导能力

(2) 今后特别需要的资质能力

　　①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地球而行动的资质能力(对地球、国家,关于人的确切理解,丰富的人性,在国际社会中所需求的基本资质能力)

　　②在变化的时代中生存的社会人所需要的资质能力(课题探索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对于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知识、技能)

　　③作为教师的职务必然所需的资质能力(对于幼儿、儿童、学生以及教育的应有方式的正确理解,对于教职的爱恋、自豪、一体感,关于进行教课指导和学生指导的知识、技能、态度)

　　以这样的建议为根本从而继续,到2005 年10 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科学大臣提出了以“创造新时代的义务教育”为题的答复。

　　①对教育职务强烈的热情(对教师工作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对孩子的爱情和责任感等)

　　②作为教育专家的能力(对孩子的理解力,对儿童/ 学生的指导力,对集团的指导力,把班级集为一体的团结力,有技巧的讲课对学业的指导力,对教材价值的判断力等)

　　③综合能力(有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有常识和教养,有礼仪和处理与人关系的能力,具有高等人格资质的交流能力,能够和其他教职人员互相协助地工作等)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60 年的21 世纪初期的今天,需要成为日本教师培养制度的转折点的改革呢?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培养能够得到教职课程认定的优秀教师的855 所大学和短期大学,并没有实现原本“能够授予教师证书的最低条件———‘培养作为教师最低限度的资质能力的目的’”以及实现这种认识的一般化。同时更加严重的是,教师工作越来越困难的事实被人们看到并认识到,教师在学校的教育活动对象———孩子们的变质。越来越多的变质的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 变质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失去学习欲望的孩子增加,他们热衷于电视和电子游戏,学业和体力以及精力低下,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的减少以及社会性和交流能力的低下,从越来越多的打架斗殴和逃学现象可以看出不能够适应学校的儿童———学生在增加,LD(学习障碍) 的孩子和ADHD (注意力欠缺/ 多动性障碍) 的孩子等学习困难的孩子在增加等。

　　由于都市化产生的交流团体的毁坏,由于富裕化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由于媒体器材和IT 器材的普及导致的现实感、真实感的变化,由于考试竞争的日常化导致从重视考试的偏重教育向脱离志向(从学习中逃跑) 的转变等等,从日本的孩子们身上显现出的成长发达的变质是非常明显且无法否定的事实。

　　像上面的这些使教育活动越来越困难化的状况,是由于问题越来越深刻。通过对大学的教师教育的革新,培养拥有能够实现好的教育活动资质能力的教师,以及成为教师以后也能通过整个生涯来提高教师的专业力量。这样的新制度就是“2 年课程的教职大学院的创设”以及“每10 年一次教师证书更新制度的实施”。

五、实际存在的亚洲型教师形象和特征

　　通过这样的教育改革来培养并提高“教师的所需资质能力”是日本的教师培养的现状,但我认为,在培养和提高的资质能力的当中,今后特别需要重视的有三个资质能力。我把它们总结为以下三条: (1) 能够实践性和实际性的进行学习指导和生活指导的能力; (2) 拥有作为社会人的丰富资质(社会力) ; (3) 能够对应变质且多样的孩子们的能力。

　　阐述了我个人的认识之后,在这里将欧美型的专业人员的教师挪开,设想“作为亚洲型专业人员的教师形象”,对构成亚洲型教师专业性职能的资质能力有哪些可能性进行下一步的思考。

　　到现在为止,把教师是专业人员作为前提,将“亚洲型教师”与“欧美型教师”相对比,对亚洲型

教师必备的专业职能进行考察并提出建议的事例几乎没有。但是,我们亚洲人和欧美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对教师特有的视点、表象及怀有的期待也不同。单纯地讲,教师= 师傅= 先生= 人格者=君子,追索这一连串的形象,我想受孔子说教的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地区都渗透了儒教的影响。

　　跨越只局限于“备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并将其有技巧的传教于人”的观念,只通过和这个人(教师) 的接触或者通过这个人的言行观察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对形成自己的人格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受其影响和感化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是由孔子发起,我认为,孔子是通过儒教叙述的“君子”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定位,并被继承下来。“君子”指的是具备“德”(心和行为要端正) 的人,高品质的人,而亚洲人的教师形象正是以君子形象为根源的。比如说,从“君子之德风”(君子就像风使草木飘动一样,让人们为他的德心服口服) ,还有“德不孤,必有邻”(正派的人和其言行必然会有理解者和支持者) 等教育训条中也可以看出。

　　这样,就算是同样的专业工作人员,和职业型欧美专业工作人员也是有所不同的。由于我们亚洲人特有的教师形象,所以我想,可以在设定了其形象之上再设定“亚洲型教师的专业职能是什么”等问题,然后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应该积极明确亚洲型教师的专业职能,为其培养和普及做出努力,应该建筑起能够提高其职能的教师教育。

六、关于亚洲型教师的专业职能的一个建议

　　下面,如果设想像君子一样的人格的话,具体有什么样的职能可以列举出来呢? 作为亚洲型教师的专业职能有什么可以设想到呢? 构成亚洲型教师专业职能的资质能力又是什么呢?关于日本教育职员培养审议会,中央教育审议会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教师的所需资质能力”,已经全部介绍过了,但是对于这些资质能力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强调什么,而当中深刻反映了亚洲的教师形象和对教师无声的期待感。我们这些日本人是在东亚文化圈里被养育,并形成了这种精神,在我们对教师应该具备的资质能力进行思考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形成那样的想法,这正是亚洲型教师形象明显存在的一个证据。因此,不能否认,在这里我所提议的亚洲型教师的专业职能和已经向大家介绍的文部科学省主导的“教师的所需资质能力”有相同的部分,我还是要提出我个人的议案。希望这个国际研讨会能成为各位参加者就教师形象进行深刻议论的契机。

　　我构想的亚洲型教师专业职能,确切地讲有下面的6 条。

　　(1) 通过具备广泛的教养和高水平的见识,形成一种宽容且温和的人格,或者是有形成这样人格的可能性。

　　(2) 理解每一个孩子,拥有能够随机应变,且能够适当的应付和回答的能力。

　　(3) 有关于所教课程内容的相关科学知识,或者是有学习那些知识的能力。

　　(4) 有关于教授方法和指导方法的基本知识和技术,或者是有学习那些知识的能力。

　　(5) 有较强的与多种多样的人创造及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

　　(6) 有将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相对化认识并记录下来的能力,有对别的教师的实践纪录进行分析学习,并在新的实践活动中运用的能力。

　　关于上述的职能,我还想再添加一些评语。只有(1) 是“亚洲型教师’’特有的资质能力,其他五项在欧美型教师职能中不是也通用的么? 像这样的反驳是一定会有的,我也不想做什么反驳。

　　因为正是如此, (2) ～ (6) 的职能是教师职能的普遍内容。

　　我认为,今后特别重要且想强调的资质能力是(5) 和(6) 。(5) 也可以说是对社会人所提出的资质能力,直截了当地讲,也可以与我一直提倡的“人与人相连创造社会的力量”———“社会力”相换言。而(6) 可以用研究能力来换言。英国教育学者比德•乌兹教授所说的能够用创造新的教材和教育方法给学校和班级带来革新的能力。无论怎样,能不能培育好亚洲型教师,以及能不能提高他们的资质能力还在于能否使所有的教师都接近于(1) 的人格。

七、提高作为专业工作人员的教师职能的具体方法

　　最后,不管是亚洲型教师还是欧美型教师,要想实现作为专业工作人员的教师职能成长,我想就具体的学习方法再补充几句。中央教育审议会在2006 年7 月的答复中指出了改革日本的教师培养制度的具体措施。其中有一项,以提高大学教职课程质量为目的,要求将“教育实践演习”作为必修课。这门新课程的特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这之前,日本教育大学协会(以教师培养为目的,对国立大学以及教师培养学部进行组织工作的团体) 于2004 年3 月提出了对教师培养类大学和学部的课程进行改革的提议。其中的核心内容是“教师培养课程群体”,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体验和深思反省的反复”。为提高教师的专门性资质能力所提出的这两项新课程的目的在于: 

　　(1) 学生进行的教育实习体验和在大学外面的各种社会体验; 

　　(2) 有意识地将在大学学习到的关于教育的各种理论结合起来。①将自己的教育体验客体化; ②与已经成立的教育理论相对比; ③听取别人(大学教授或者是同学,现任教师) 的意见从而反省和察觉; ④考察新课程的方法和教材; ⑤尝试将考察过的方法和教材活用于课程当中。通过反复这个过程,这也就是不断提高教师专业性能力的一种学习方法。

　　在日本,这样的学习方法通过“研究课程”或者“课程研究”的方式在学校中被广泛地运用。虽然在近年有将这样的优良传统形式化的趋势,但是“下功夫任教,让多个同事来观察自己的课,参考他们的意见和批判并自我反省,再次下功夫研究和进行任教”,通过重复这样的学习(自我研修) ,教师就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力量。只有“实践与反省考察的反复”才是教师职能成长的大路,下定这样的决心,只要做一天教师就要继续这样的反复才是最重要的。

(摘自《第一届东亚教师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大会要旨集》)

